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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自然生命的干预、改造与重塑
——基于一种内在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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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技术愈是发展，技术之“思”就愈要面向活生生的自然。自然是一种内在性原则，自然

状态下的生命展现为“生成”、“本性”及“存在”三重递进的内涵。技术的出现打开了自然生命的生成领域，

基于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工程技术进一步敞开自然生命的本性，而如今合成生物学的趋势则更是立足于存

在重塑自然生命，技术由此展开对自然生命全面掠夺的进程。面对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蓬勃态势，我们

必须存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深思，这是自然所给予的最为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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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living 
nature when we reflect on technology. Nature is a principle of immanence, under which natural life is composed 
of three progressive parts:“generation”, “instinct” and “existence”. Technology first opened the “generation” 
of  natural life, then genetic engineering has uncovered its “instinct”, and synthetic biology will finally force a 
radical reshaping on “existence” of natural life. Therefore, technology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exploitation on life.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we must keep a reverence for life, which is the most profound 
significance nature give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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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科学时代，“自然”是关乎存在的无所不

包的内在性，是生命的最高原则。在自然的规制下，

生命呈现出自足自在自成的样态，人为的技术活

动在总体上亦符合自然生命的尺度。随着自然科

学的兴起，生命自然意蕴的丰富性被逐层抽离。

生命的对象化预设赋予技术活动以合理性，此种

对生命的固化理解，成为反思生命与技术关系的

樊篱。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唯有重返

自然生命的原初境域，才能在更深层次上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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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开拓广阔的思考空间。自然是一种内

在性原则，生成、本性、存在是其内在性的三个

维度，因而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展现为递进的三重

内涵。经由技术对自然生命的层层侵入，技术最

终将立足于存在层面展开重塑生命的道路。

一、基于内在性：自然生命的三重内涵

如今提及“生命”，人们更多以生物学术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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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生命的内涵，生命在生物技术的大框架下被

祛魅成一种对象物，然而，这样的对象性思维却

造成了生命意蕴的遮蔽。自古以来，生命都是以

自然方式存在的现象，它因自给自足的神秘性而

独立于人的认识与操作之外，正是自然特性赋予

生命未被遮蔽的丰富内涵。因而，要重新开敞生

命的丰富意蕴，必须对自然进行追根溯源的深思，

将生命置于原初的自然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自然

生命的本义。

柯林伍德对早期希腊的自然做较普遍的定

义，他认为，自然“意味着某种在一件事物之内

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作为其行为之根源的东西。”

（[1]，p.53）首先，“在事物之内”表明内在性是

自然最为基础的规定，任何事物的行为及其根源

都要置于内在性之下进行诠释，作为事物行为活

动最高抽象的生命亦是如此。内在性原则的强调，

使得对生命的分析定位到每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充分展现生命的独特性并使其基于一种“出自自

身”的表达。道家哲学提倡，“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都以“自然”为运

行规律，它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存在而不干涉个

物运行。“在万物的系统里，由于价值判断的标准

在个物自身，故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个物只要

能够充分运作自己的‘自能’机能，就能保持自

足的状态。”（[2]，p.33）万物以自身为价值坐标，

万物的生命才能成其为生命，从而充分发挥其自

能机制并达成生命的自然状态，这些都是内在性

原则下所成就的规定意义。

再者，“自然”是事物运动、行为的内在根源。

根源作为本原或本性，乃事物的“根据”，古希腊

哲学就是如此寻求事物根据的过程，其最终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被定型为“本质”。这里作为本质的

自然不仅有根据的意义，亦有生成的意味，即自

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表现为事物运动中

内在本性的不断生成。“‘本性’的基本含义与其

严格解释是具有这类动变渊源的事物所固有的‘怎

是’；物质之被称为本性（自然）者就因为动变凭

之得以进行；生长过程之被称为本性，就因为动变

正由此发展。”（[3]，pp.1015a15-18）具体而言，

生命在运动状态中要葆有自身本性，内在本性是

生命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不受他者干预，是生命“本

来如此”的依据；但与此同时，生命本性的体现

亦离不开生成的过程，只有内在的自我生成才能

使生命围绕自身本性进行自我规划从而成就自身

本质。因而，在生命成就自身自然的过程中，“生

成”与“本性”是必不可少且环环相扣的两个环节，

生命的内在生成与生命的内在本性共同构成自然

生命内涵的外延。自然生命通过生成与本性两个

维度向外展示自身本质，通过一种具象的方式与

他物打交道。

然而，在最原初的领域中，自然并没有作为

一种固定的、逻辑的“本质”而存在；相反地，自

然的痕迹没有被人为逻辑所束缚，其展现为接连

涌现着的世界图景。希腊词 physis 和拉丁词 natura 
都是西方的“自然”概念，作为本质的“自然”

是 natura 对自然的概定，而非 physis。Physis 的词

根 phyo 意思是“产生”、“生长”、“涌现”，是“依

靠自身的力量的出现”。（[4]，p.61）处于源头的

晦暗不清的 physis 是一种纯粹的涌现，既非聚集地

涌现着的“是”，亦非以运动方式涌现着的“存在”，

而是最原初的涌动着的存在领域。在这样的存在

领域中，生命表现为最纯粹的展现与勃发并有着

先于一切的隐蔽力量，一切生命都在以自然而然

的方式发生，无规定成规，亦无固定目的，整个

世界都充满着强烈的生命之流。存在意义上的生

命即生命的自在存在，是自然生命最根本的内涵，

在生命体与外物打交道时，不时显露出它作为自

然生命的最高的根据与意义。 
由此，“生成”、“本性”、“存在”层层深入，

在内在性原则下共同构成自然生命的三重维度。

“生成”是自然生命的最外层维度，其意味着潜在

的、不确定的因素，是生命内在本性的不断显现。

“本性”是自然生命的中间维度，其意味着一种界

限，生命在生成自身本质的过程中葆有这样的本

性，从属于物自体领域而不受外界影响。而“存

在”是自然生命的最里层内核，生命的自在存在

是生命过程最为牢固的依据。从生命的内在生成，

到生命的内在本性，再到生命的自在存在，这递

进的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生命的内在

领域，生命由此具有丰富的内在蕴含。然而，随

着技术的出现及后续发展，自然生命的完整性受

到破坏并被技术逐层侵入，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

在改造自然生命的同时亦试图瓦解生命存在的合

理性，进而展开重塑自然生命的道路。面对如此

现状，我们唯有立足于内在性的视角，才能真正

发现技术与生命关系的内在逻辑，从而做出对现

代技术发展道路的应有思考。

二、技术干预自然生命的“生成” 

技术对自然生命的干预、改造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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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命的“生成”是生命内在本性的展现，

具体体现为一事物具象的生长发育过程。生成过

程中的可观性及可感性，使其成为自然生命的最

外层维度，成为技术对生命的首要侵入点。自然

生命的“生成”是依从自身本性的生成。本性是

一生命与他生命相区别的特性，是生命内在的根

据；生命的生成离不开内在本性，本性为生命的生

成规定了基础与界限，没有本性指导的生成是无

意义的。再者，“生成”意味着潜在的不确定的因素。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φνσιζ”这个词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自身绽开（例如，玫瑰花开放），说的是揭

开自身的开展，说的是在如此开展中进入现象，

保持并停留于现象中。简略地说，“φνσιζ”就是既

绽开又持留的强力。”（[5]，p.15）生命本质的达

成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展开、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然而，有着独立意识的人不满足于生命的这种合

于本性的自我开展，试图借助技术将人的意志强

加于生成过程，从而突破生命的自我生成。 
技术是一种外在于自然的人工系统，它的出

现首先表征着对生命内在性原则的打破。作为一

种人类活动，技术是以事物的“有用性”为基准的，

而有用性必然将生命从原先的内在整体性中抽离。

比如，当一个木匠面对大树时，他考虑的仅仅是

大树的生长尺度是否符合人为目的，若不符合这

一目的性，大树就丧失了自身的有用性而退出木

匠的视野。可见，在技术的要求下，事物的生长

过程、生长形态以及生长特性等原先属于生命内

在生成的元素向外敞开；生成中的不确定因素被置

于技术的视角加以考量，使之打上人为的印记而

不再仅仅被自身拥有。基于有用性的价值尺度打

开了自然生命的内在完整性，使生命开敞在技术

之下并逐渐接受技术的干预与改造。

技术对事物生成过程的干预是渐进的过程，

其包含两方面，使自然生长是“善”的一面，使

自然变形是“恶”的一面，两者在干预的不同阶

段起不同的作用。使自然生长，意在通过技术的

涉入，既成就生命的自我生成又达成人为的外在

目的，它虽以“有用性”作为技术活动的基准，

但多了些守护、辅助的意味，是一种依从本性的

技术活动。使自然变形，是在违反本性的基础上，

中断或改造生命生成的原生状态以服务技术目的，

它是人为控制意志的集中表达。在原始的技术形

态中，技术活动主要以辅助自然的方式展开。古

典技术以“技艺”著称，这意味着技术不仅是一

种操作活动，它更是一门艺术。在庄子看来，这

种艺术性具体表现为体道的境界，即“技术操作

过程中遵循事物之理与生命自由之体悟融合在一

起时的境界”。（[6]，p.58）古代种植活动就是这

种体道的过程，农民在收获粮食的同时亦守护着

种子的生长发育，通过植物生长状况的观察等农

事经验来探索自然节律，并感恩着大自然对万物

生命的馈赠。这样的古典技术经由“艺”的层面

与“道”相合，使得古代技艺比现代技术有着更

为深刻的道论内涵及生命意蕴。在道的原始发生

领域中，古典技术活动实现了自然生命与技术的

相互生成，从而达成道技合一的理想境界。

与古代技艺不同，现代技术主要以控制自然

的姿态出现，以机械技术为代表。芒福德将现代

技术的本质称为“巨技术”，他认为，现代技术“其

目标是权力和控制，其表现是制造整齐划一的秩

序。”（[7]，p.33）控制意志是现代技术最典型的

特征，它操纵着现代技术的整个进程，并赋予技

术权力使之进一步打开自然生命的内室。就农业

来说，现代农业种植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

农药等违反植物生长本性的外在因素，为着人的

需要设计出大棚与温室以达到反季节产出的目的，

因而在现代农业下植物不能按其本然模样生长。

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生命的自由生成过程被统

一化秩序化，本应呈现多样本质的生命在机器的

逼迫下呈流水线产出，生命为着技术背后的巨大

意志而摆置。与此同时，现代技术对生命体的固

化理解遮蔽了生命展现的多种可能。古典技术讲

究对物的“熟知”，此乃道之下对生命整体性、直

觉性、生成性的感知；现代技术更多的把生命体看

作对象物，以固化本质的假设来代替生命体的完

整生成。因此，观念上对生命体的固化理解，实

际技术操作中秩序化人工生成对自然生命的控制，

使得生命的生成不再依从内在本性并体现为单一

确定性的质，道技合一的理想境界不复存在。 
如此，通过技术对事物生成过程的干预，现

代技术初步建立起一个外在于自然的人工物世界；

此人工世界有着不同于自然世界的规律，但仍旧

依靠自然提供人工世界的基础建造材料。然而，

人工世界的构建并不满足于现有自然生命物的既

成供给，技术亦不满足于对生命生成层面的控制。

从依从到违背，生命内在本性的地位在不断跌落，

这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如果说机械

技术完成了对自然生命生成维度的控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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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内在本性的敞开则需要探索新技术领域——

基因工程。

三、技术改造自然生命的“本性” 

一直以来，“本性”是一个神秘的内在领域，

被视为不可深入的禁地，技术亦只是在本性之上

实现对事物生成或善或恶的控制，并无涉足生命

本性之意。然而，随着分子生物学在生命遗传领

域的突破，人们开始关注生命体的本性层面并试

图对其加以改造。在基因工程技术下，生命的“本

性”向外敞开：生命被归结为物质层面的基因，生

命被置于人工制造的过程，生命专利的赋予使生

命完全沦为外在持存。按照人的意志控制基因而

实现生物性状的重新组合，此种开敞并改造生命

本性的方式成为技术入侵生命的新途径。

首先，基因的发现是对生命本性的物质归结。

一直以来，生命的本性被视作禁地，是因为它是

事物生命过程中隐而不显的东西，此种深层的内

在性使得生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与神性相涉，

充满着某些不可说的意味。生命本性自在自足且

不构成任何他在的解释，万物因秉承生命本性而

各居其位，秩序井然地组织自身丰富的生命活动。

然而，在追求确定性的现代科学观的冲击下，技

术开始被赋予祛魅的职责，试图打破原先万物各

葆其性自在生长的自主状态。物理、化学技术完

成了对生命过程的外在控制，基因的发现则进一

步涉足生命的内在本性。基因是负载在 DNA 分子

上的遗传信息，储藏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

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控制着生物性状的

表达。遗传信息的储存解释了生命体以何种方式

组织生长的问题，严格控制性状表达则更凸显了

基因作为本性对生成过程的规定性，基因由此成

为生命体生长行为的“根源”。如此，生命的基因

化还原促使生命开敞自身秘密，生命因而真正成

为人们可认识可解蔽的对象，对象物的形成意味

着生命本性将被量化表达。遗传密码表的共享性

构成了定量表达的基础，从低等的苔藓、地衣，

到高等的动物及人类，所有的生物都含有通用的

遗传密码及 DNA 的基本结构。不同种生物的基

因组存有较大差异，而同种生物的个体间亦存在

DNA 的遗传特异性，此种特异性取决于碱基排列

顺序的不同，因而，基于碱基排列的量化手段决

定着个体不同生命样态的呈现。总之，在基因运

行规则的制定下，生命被简化为两条简单的 DNA
大分子链，如同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模型

所阐述的，生命本性差异被还原为基本原子即四

种不同碱基的排列秩序与位置的差异，生命在基

因化的过程中成为摆置在我们面前的清晰图像。

再者，基因工程技术的成熟是对生命本性的

制造过程。阿伦特认为，“制造的标志就在于有明

确的开始和明确的、可预见的终结”，（[8]，p.109）

生命的制造亦是如此。基因工程是按照人们的设

计，分离和拷贝目的基因或人工合成外源基因，

在体外将外源基因插入载体分子中成为重组 DNA，

再导入宿主细胞内，进行扩增和表达的过程。（[9]，

p.1）从定义上看，基因工程制造生命的过程起始

于基因的重组，终结于预期性状的正常表达，这

种基于可预见性的控制欲望渗透于每一个具体操

作步骤中。为了实现对目的基因的精准分离，限

制性核酸内切酶可以识别 DNA 的特异序列并在识

别位点或其周围进行目的基因的切割；为了实现

目的基因的顺利转移，首先需要把含有目的基因

的 DNA 片段重组入合适的载体，重组过程需要连

接酶的参与并选择具有强启动子的表达载体；为了

实现目的基因向宿主细胞的导入，需要运用农杆

菌法、基因枪法、花粉管通道法等外在手段加以

辅助。基因工程技术中的这些人工手段针对敞开

的生命图像进行操作，强迫生命体改变自身原有

基因，成为其所不是的模样；生命体在操作过程中

被视为一个基因集合，为着有机体的优化可对基

因进行设计并变换其任何组成部分，生命从而真

正成为某种技术目的的手段，为着人们的目标性

状而订造。这样的生命制造过程体现着一种效率

逻辑，凸显了现代工业化生产对自然生命本性的

侵入。基因工程技术所追求的生命展示，其目的

在于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生产及运行规则相匹配，

借由生命的可操作性成为人类社会工业化的一个

分支。（[10]，p.88）正是效率逻辑向生命本性领

域的延伸催生了基因工程，而基因工程技术的自

身发展亦反向强化了效率观念，这使得生命技术

与工业逻辑联结成一张相互纠结的牢固的网，遮

蔽着生命体的自然本性。

最终，生命专利的赋予将使生命完全沦为外

在持存。随着基因工程与工业化社会的深层融合，

由生命商业化而引发的专利授予问题必然引发争

论与探讨。里夫金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属于生物

技术的世纪，赋予生命专利，是构成生物技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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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新运作构架的力量。（[11]，p.39）正如里夫

金所说，生命专利的运作将推动生命不可抗拒地

朝向商业化迈进，它的出现是生物技术工业化的

必然逻辑。然而，古往今来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生

命是全世界的公共遗产，它从未以专利的形式出

现，在现有基因专利制度下却成了少数企业的私

人发明，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敬

仰神祇的年代，人们对生命诞生、发展、死亡的

一无所知使得生命现象充斥着神秘气息，生命只

受神的干预因而是神圣的，人们因着生命的馈赠

而感恩大自然。随后技术的发展却开始逐步打破

神圣生命的内在完整性，瓦解着生命的内在价值；

基因工程带来的生命专利化则使得自然生命完全

沦为外在持存，生命体已丧失自主性与内在性，

甚至被取消自身作为对象的权利。“神圣与世俗的

界限，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利用价值之间的界限统

统消失，生命本身被降格为一种客观状态。”（[11]，

pp.46-47）在基因专利之下，神圣已不成其为神圣，

自然生命本性内在的真理通道被隐蔽，人们对生

命的敬畏感荡然无存。面对生命沦为持存物的境

况，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价值与尊严将显得尤

为重要。

生命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层层“拷问”下敞开

了自身本性，经过物化与制造的过程而最终跌落

为持存物，技术因而完成了对生命本性的全面控

制。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说，“制造经验的普遍化

不会随着产品的完成而消失，而是会延伸至其终

极的目标，”（[8]，p.117）存在的异变性使得人

要不断通过技术构建一个日趋稳固的世界，为了

实现这个目的，人的意志会不断驱策着技术向前

发展，直至实现整个世界的彻底人工化与持久化。

在这样的基础上，技术没有放慢它发展的脚步，

而是试图寻求新的领域以实现对生命控制的更深

突破。

四、技术重塑自然生命的“存在”

存在是所有存在者得以发生的可能性领域，

其中蕴含无限丰富性，生命的存在境域亦是如此。

自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以来，生命的存在方式及整

个存在境域都被科学技术活动所忽略，生命体被

当作既成实体，成为可摆置的对象并在本性上逐

步沦为持存物。基因工程技术使立足于生命本性

的精准操作成为可能，而随着生物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技术必将涉足生命的原初存在领域，技术

与生命最为内在深刻的矛盾将无可避免的凸显。

合成生物学是生物技术的新发展趋势，其对生命

动力系统的重塑规定了生命的标准化存在方式，

亦在根本上彻底阻蔽了原始生命力的内在迸发。

自然生命的存在将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

首先，对生命动力系统的机械重塑将规定生

命标准化统一化的存在方式。自然状态下的生命

是单一独特性的存在，每一个生命体存有诸多纷

繁复杂的生命细节，正是这些特性构成了自然生

命形态各异的存在方式。气味是动物谋生中的重

要细节，鱼类可用化学信号来识别同一种内的个

体成员，也用来宣告某些个体地位的变化。作为

地方首领的鲶鱼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一旦失去

这一地位，它就会有不同的气味，所有的鲶鱼都

会认出它地位的丧失。（[12]，p.16）诸如此类的

信号传递机制是生物独特存在方式的体现，其设

计上的精细有些达到了人为设计也未必企及的高

度，目前已知的科学理论尚不能对此种类似于自

我设计的复杂机能进行完全解答，自然生命亦以

自给自足的方式存在了几千几万年。然而，合成

生物学的出现却对完整稳定的自然生命提出挑战，

其试图借鉴机械工程的方法从根本上重塑生命的

人工存在。工程学方法的运用意味着从最基本的

部件开始，从零建立起一个人工的生物体系，其

需要生物元件的标准化定义来实现新功能系统的

逐级组装，由生物元件与模块组合的方式来实现

生命动力系统的运转。可以说，统一化的人类意

志贯彻着整个合成的全过程：生物部件经过大小形

状等方面的人为标准化定义，可在组装后执行人

们预期的功能；由计算机及数学理论设计的生命模

型指导着生物部件的组装以及生物模块的构建过

程；其合成的目的在于创建按预定方式存在的非自

然的生命体系并完成人工生命体的创造；人工生命

体的合成最终指向人各式各样的目的意志。在这

样的过程中，生命体将彻彻底底成为工业流水线

上产出的产品，不仅生命的本性可人为订制，生

命的运行机制亦可被标准化人工订造并在人工指

令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工生命成为可能。

然而，生命的存在领域是宏大开阔的，基于

生物学对生命存在方式的理性观察远不及生命的

直观感悟那般震撼。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希腊词

physis 所揭示的存在是纯粹的生长与涌现，自然生

命的存在根本上是生命力的自在涌动与彰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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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生命力，西方某些生物中心论者将其定义

为“善”，即一种发展自身并保存自身存在的能力，

这种生物力量有一种目的导向，引导每一种生物

以自身方式成就唯一的好的个体。而中国哲学对

此种生命力的描绘则显得更为形上而纯粹。在老

子看来，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道”，这是一

种畅然不滞、用之不竭的生命力，是生生不息、

不可名状、不可抑制的追求善的力量；它没有规定

成规与目的，彰显着从无到有的原始生成及无限

生机。儒家亦认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已

经是物自身经历了生发、生化、生物、生成过程

之后的现实结果。物从生机、生性、生发、生化，

到生物、生成、生长，直到生命、生活、生存，

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地走过了一个漫长而遥远的

路程。”（[13]，p.7）生命何以成为生命，就是因

“生生”这一漫长遥远的过程，成就生命过程中潜

藏着的无数可能性与创造力，是生命最初最内在

的本己。在技术不断入侵生命的过程中，这种原

始生命力作为最后的根据一直在技术活动中若隐

若现，给予我们无限的反思空间。但生物技术的

发展最终还是触碰到了生命存在的最后底线，揭

示出技术与生命间这一最为深刻的矛盾。合成生

物学对生命的人工重塑，将完全遮蔽阻碍原始生

命力的迸发，剥夺生命自在自生自成的权利。倘

若生命不再自主生发，自然生命力完全被人工机

械力所取代，那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

生命真的有必要重塑吗？自然生命难道真的

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阻碍了吗？现今人们盲目追

随技术的高速发展，沉迷于造物主角色带来的快

乐，却时常遗忘存在于世的初衷。生命是万物神

圣而庄严的生生过程，是自然最后的隐秘的力量，

如若为了技术发展，生命被连根拔起孤独无依，

必然会本末倒置丢失掉最原本的东西。敖德嘉说

过，人从一开始就想要“活好”，对应的技术亦一

直在生产客观上“多余的东西”；但当多余的欲求

变为过剩的欲求，我们不知技术服务于何种目的

时，一切问题便由此产生。目前生物技术发展的

境况便使人们陷入此种惊惧的境地。生物技术使

生命不成其为生命，面对亲手生产出的人工生命

体人们将无法归类无法适从，这难道就是我们想

要的最终结果吗？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化思想，旨

在强调把技术控制在符合生命的尺度以内，在各

种技术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以解决巨机器技术系

统轻视有机生命的问题。老子也认为，道是生命

最原初的存在，技术如违反生命的尺度即是行违

道之事。但如今，生物技术如若继续发展，就不

得不违反生命的尺度，生命以及道的地位都将面

临崩塌的境地。因此，面对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

态势，无论其未来发展趋向如何，我们都应该必

须存一份对万物生命的敬畏与深思，这是自然所

给予的最为深刻的意义。唯有敬畏，才能实现人

类对生命存在的角色转换；唯有深思，人类才能重

新以守护者的角度对自然生命进行诗性体验，进

而发现生命内在的丰富机理，更好地与万物生命

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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